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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蟋蟀
虫喜虫忧

十几个蟋蟀罐子一溜排开，边上坐
着年过半百的常立芝，经过一晚上辛
劳，她正坐等着这些蟋蟀快快易主。

用陶瓷罐装蟋蟀，在罐口盖上简易
的铁盖子，再用自行车胎剪成的皮筋绑
住，一字排开的大小罐子，成为宁津县
尤集蟋蟀交易市场独特的风景。

有人打开罐选看时，蟋蟀时常突然
跳出。常立芝就会拿着塑料的捕捉器，
跟在后面一下下地追逮，直到用捕捉器
盖住，再把它捉起来，拇指和食指微微
张开留出一条小缝，右手则麻利地捉了
蟋蟀，迅速塞入罐子中。

凌晨两三点就起，到玉米地里捉蟋
蟀，再骑着摩托车到数十公里外的尤集
蟋蟀交易市场，向来自操着全国各地口
音的“虫迷”推销，常立芝在立秋之后，
一直是这样生活。

20日早上7点，常立芝的一只蟋蟀
卖了150元，让她满心欢喜。尽管今年她
已经很难逮到体型比较大的蟋蟀，但今
年雨水密集，农作物减产，卖蟋蟀成为
她唯一增收的副业了。

常立芝种了8亩地，今年密集的雨
水，让她家2亩多玉米、3亩地棉花绝产。
如果不绝产，一亩地能挣1000多块。

与常立芝相比，乐陵市孔镇的伊全
兴、伊全平兄弟两人则比较幸运。20日
一早，他一只蟋蟀就卖到了600元，还不
到中午，手中几只拿得出手的蟋蟀全部
卖出去，一天就收入破千。

伊全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一个
劲地说“昨晚没白忙乎”——— 蟋蟀总是
在闷热的时候比较活跃，白天暴晒之
后，整晚蹲在地里一只只地追赶、捕
捉……“不用费什么本钱，出点苦力就
能赚到这份钱，也不错。”伊全兴说。

与种地相比，卖蟋蟀的收入挺可
观。从立秋到中秋之后，两三个月的时
间里，常立芝能收入3000—5000元。如
果运气再好些，捉到“善打架”的好蟋
蟀，一只就能卖到上千元。

常立芝只是众多当地或周边农民
的缩影，跟把地里的农产品运到集市上
卖一样，摆摊式经营，只以此为副业，农
闲时的营生长久不衰的背后，是全国各
地蟋蟀迷对蟋蟀的需求。

34岁的李九鑫递给上海斗蟋爱好
者的名片上，写着“陵县撬子手”的字
样，他的QQ签名如今改成了“开始捉虫
了，没空上网了”。

跟农民闲暇时逮蟋蟀到集市上卖
不一样，李九鑫游走于农民和外地斗蟋
爱好者之间，倒卖品相和战斗力较强的
蟋蟀，以此获利。用当地农民的话说，李
九鑫就是蟋蟀贩子，在外地斗蟋爱好者
眼里，李九鑫就是蟋蟀投机者。

然而，正是有了宁津蟋蟀的英勇善
战，再加上蟋蟀投资者的内引外联，宁
津蟋蟀市场才异常活跃，引来了南来北
往的“虫迷”汇聚——— 每年8月上旬到10
月下旬，来自京津沪江浙等10余个省市
的客商3000多人来此选蟋蟀。

60岁的老唐就是购蟋大军中的一
员，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除了其中有
一年在上海家中照顾病人以外，每年他
都会到宁津住上一个月，为的就是淘到
心仪的蟋蟀。

老唐八九岁就开始斗蟋蟀。“种类
不下千种，宁津蟋蟀兼具南北虫的特
点……”老唐说，斗蟋蟀已经成为从小
到老的爱好，他去泰安捉蟋蟀却从未爬
过泰山，到曲阜孔府旁捉过蟋蟀，却从
未进去过……

常州人彭德忠来宁津第三天了，已
65岁的他仍像个小孩子一样钟情斗蟋
蟀。这次，一共淘到了20多只蟋蟀。年轻
时，他时常自己捉蟋蟀，跟斗蟋爱好者
一只只地斗，蟋蟀斗赢后发出的吱吱叫
声，让他无比享受。

南北虫迷远赴宁津进行蟋蟀交易，
有的人熙熙攘攘为利所趋，有的爱好者
为兴趣而来，而农民则是为了生计。

20日，位于尤集的中华蟋蟀文化城
内，交易蟋蟀的有超过千人。目前，宁津
县已经形成了以柴胡店镇尤集市场为
中心，包括宁津县城、孟集、柴胡店四个
交易市场，日交易人次4000人。形成了
陈家、尤集、大周、安家、大辛等80多个

“蟋蟀”专业村，每年从事捕捉、交易蟋
蟀的农民达6000人。

蟋蟀供养房、各色蟋蟀
罐、蟋蟀文化展品……20日上
午，在尤集中华蟋蟀文化城
内，与蟋蟀相关的纪念品、艺
术品摆满了展厅，这里俨然是
一座蟋蟀文化科普基地。

与蟋蟀城一路之隔，是尤
集商业楼盘售楼处，一楼大厅
内的售楼信息表内，房子总价
最高的接近40万元，平均算下
来，这跟房屋均价4000元左右
的宁津县城，相差不远。

两年前，德州人王海峰看
中以蟋蟀增收的尤集市场，投
资开发了蟋蟀城，除了蟋蟀城
展馆，还投建了7万多平方米
的商铺。

两年的时间，原有的农村
平房，被高阔的楼房取代，仿

古的沿街商铺鳞次栉比，置身
其中，仿佛来到了古色古香的
小镇，而沿街的旅馆也是一家
挨着一家。现在，这里的商铺
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居民楼
接近每平方米2000元，这跟周
边的乡镇相比，高出了好多。

“农民卖蟋蟀一年挣1万
元左右，倒卖蟋蟀的一年挣3-
5万，收入还是挺可观的。”王
海峰说，他亲眼见到一只宁津
红牙青卖到2万元的高价。这
坚定了他在此投资的信心。

这期间，以蟋蟀城为纽
带，宁津县还在此组织了第一
届全国“中华蟋蟀文化城”杯
全国蟋蟀邀请赛。“今年还不
是时候，现在人气还不到最旺
的时候。”王海峰说，这几个月
对他来说很重要。

20日上午，王海峰驾车赶
到尤集，借此机会，他盼望靠
蟋蟀增收的农民能消耗掉他
剩下的房子——— 110多套商铺
还剩30多套、700套住宅还有
300套。

20日一早，50岁的老戴
在尤集蟋蟀市场转了一圈，
却只买了三五只蟋蟀，有些
失望。

“现在越来越难买到个
大的上品了。”老戴来自武
汉，特意坐火车从一千公里
外赶到这里，却不得不在此
住下，静等好一些的蟋蟀露
头。

上世纪90年代，宁津蟋蟀
成为全国斗蟋大赛中的“常

胜将军”，催生了宁津的蟋蟀
交易和以蟋蟀为纽带的产业
发展。

与蟋蟀产业相关特色旅
游商品产业，包括蟋蟀纪念
品、蟋蟀罐、工艺毯等十个特
色产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
计，与蟋蟀相关的特色旅游商
品产业年产值达20亿元以上，
从业人员3000人以上，利税达
3亿元。

利益驱动，却让宁津蟋蟀
长期处于无节制、无保护的

“涸泽而渔”式的过度开采中。
“几乎每年都来，但逮到

好蟋蟀的概率不如往常了。”
来自上海的斗蟋爱好者唐先
生坦言，宁津蟋蟀市场上，除
了本地虫，还充斥着周边乐

陵、聊城等地的蟋蟀。从这几
年的战绩来看，宁津蟋蟀的表
现也在下滑。

说到此，唐先生指着一位
农村妇女手中提着的大提篓，
对记者说“像这样大量捕捉母
蟋蟀的行为，等于说杀鸡取
卵”。

听到唐先生义愤填膺的
谴责，一旁卖蟋蟀的妇女赶紧
走开。这时，有人嘟囔“这不能
卖钱吗？”……

母蟋蟀、幼小蟋蟀被过度
捕捉，杀虫剂等农药污染，宁津
蟋蟀的数量、品种正在锐减。

对此，宁津县旅游局副局
长韩德泉说，他们已经开始制
止收购母蟋蟀和幼小蟋蟀的
行为，并引导人们不要捕捉、

销售母蟋蟀和幼小蟋蟀。
另外，在蟋蟀集中产区，

尤其是尤集、柴胡店等地，减
少或不使用杀虫剂等农药，发
展绿色农业，提高宁津蟋蟀的
质量。

同时，发挥宁津蟋蟀文
化的资源优势，从金石书画、
网络科技、影像制品等多方
面入手，发扬宁津蟋蟀文化。

在韩德泉看来，单纯地看
中蟋蟀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
太短浅，以蟋蟀为媒，引入更
多斗蟋大赛、蟋蟀文化旅游开
发，让更多的人流、物流和资
金在此汇聚，把旅游蛋糕做
大，然后反哺蟋蟀文化的传承
和保护，才是宁津蟋蟀文化可
持续发展之路。

20日下午，宁津县旅游局
副局长韩德泉在宁津县城的
办公室内，专注地整理他远赴

云南参加交流会后的资料，往
年，这时候他一直忙于筹备蟋
蟀文化节。

自1991年开始，宁津连续
举办了三届中国宁津蟋蟀文
化艺术节。之后，也曾陆续举
办蟋蟀文化节。

今年，节俭风盛行之下，
蟋蟀文化节被取消，取而代之
的是第二届“中华蟋蟀文化

城”杯全国蟋蟀邀请赛。
“邀请赛有斗蟋爱好者自

发举办，我们就是搞好服务。”
韩德泉说，十天前，他跟宁津
县副县长陈晓强、柴胡店镇常
务副镇长张秀峰到昆明，参加
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的第十
一届国际直翅目昆虫大会，在
26个国家300多名直翅目昆虫
研究人员和专家，表演蟋蟀打

斗和宁津的蟋蟀文化。
在韩德泉看来，不再举办

蟋蟀文化节，腾出了更多时间
投入到围绕以蟋蟀为媒介的
旅游招商中。比如，惠宁湖水
库招商项目，已经有外地投资
客商相中；准备以蟋蟀文化为
依托的宋朝文化，打造文化古
镇；斗蟋大赛、蹴鞠、水上杂技
等旅游项目也在考察之中。

房价隆起带

旅游文章

本报记者 王金强

蟋蟀为媒

农闲营生

虫迷暴利

中华蟋蟀文化城整装迎客。 王金强 摄

南来北往的斗蟋爱好者和客商云
集、动辄上千破万元一只的蟋蟀“将
才”、靠蟋蟀交易富起来的农民和繁荣
农村乡镇房地产开发与交易，构成了
宁津县蟋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独特风
景线。

然而，人工饲养或外地蟋蟀开始
充斥宁津蟋蟀市场，母蟋蟀和幼小蟋
蟀被过度捕捉，杀虫剂等农药的频繁
使用，以致于捉蟋蟀的半径日益扩大，

“中华蟋蟀第一县”的文化品牌让宁津
以斗蟋文化为纽带的旅游蛋糕日渐做
大，却远未到反哺这一文化品牌的程
度。在曾经的荣光与并不和谐的现实
情景的碰撞中，期待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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